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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

! ! ! !曾经采访过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考试!寒

风中那些追梦的脸庞叫人动容" 也曾经采访过

北影厂门口等戏的群众演员! 以为自己能够成

为下一个王宝强的执拗!有时让人觉得可笑#但

我想!$北漂% 的魅力或许正在于此&&&给所有

奋斗者梦想的权利! 至少让他们看到实现的可

能'就好像!德龙(孙郡和阳光歌舞团!融入这座

国际化大都市!闯出了一片天地"就好像!李瑶(

张恒远和罗宇!正在这里追寻着他们的梦想#

上海这些年做了不少高端文化人才的引

进工作!卓有成效# 稍有遗憾的是!基层的文艺

工作者! 或者说那些热爱唱歌和表演的年轻

人!却越来越难在这座城市找到机会!证明自

己"自主创办的小型文化企业(个人工作室!在

大量资源一定程度向国有文化企业倾斜的环

境中!也大多发展乏力# 没有塔底庞大的从业

人员!就无法产生顶尖的领军人物!也就造不

起上海文化的金字塔# 孙佳音

! !若论艰苦，阳光歌舞团曾经挨过的
黯淡岁月，也许不比罗宇明亮。
“最难的时候团里租了三套两室一厅

的老式公房，大家就紧着最大的一个客
厅，练功排舞。”阳光舞蹈团团长张新刚告
诉记者说，!""# 年他们受邀来佘山欧罗巴
乐园驻场演出，但游乐园两年后经营不善
歇业了，“没有演出、没有收入、没有宿舍，
但大家不甘心就地解散，都想留在上海，
想要闯出一番名堂。”这个黑龙江男人忆
起当年的苦日子也很是感慨，“主要是冷，
那会儿租的房子便宜也没空调，冬天我们
东北人根本扛不住上海的冷，睡觉时候得
把被子捂过头，但第二天起来一看鼻头还
是红的。”
所幸，怀揣着梦想，他们用踏实和努力，

一点一点熬出了头。“那会儿我就坐着 $%

路，从头坐到尾，沿途有四星级、五星级酒店
我就拿个本子记下来，然后再从静安寺坐回
龙柏，有酒店的那些站就下车，找酒店的经

理发资料。不过，发出去 &'张名片，能有一
个电话打回来就不错了，一般也就是给公司
年会跳个开场舞什么的。”但很快，专业出色
的阳光舞蹈团在酒店表演时被一个电视台
的节目编导相中；又不久，兢兢业业的他们
在录制中被更多晚会导演认可；再后来，你
几乎能在上海所有的大型演出中看到他们
的身影，最忙的时候一天要给电视台的三台
节目配舞，连央视路过上海也会慕名找到他
们帮忙，“('')年的时候，我们团的工资就比
上海歌剧院的舞蹈演员都要高”，张新刚的
语气里满是自豪和骄傲。

又 &'年过去，当很多民营演出团体纷
纷倒闭的时候，阳光舞蹈团却已在北京开出
了分社，和美国福克斯公司一起搞起了驻场
演出，目前拥有 $'名舞蹈演员和 &$名杂技
演员。张新刚告诉记者，未来计划在上海做
一个有“本帮味道”的驻场演出，已经找到了
投资方，“喝了那么些年黄浦江的水，我们也
想为这座城市做点实在的事情。”

!"

阳光舞蹈团：撑过来就是一片天 没有塔底
就没有金字塔

刘金：第十一年，再磨一剑
“曾经，年少的梦还没实现；如今，年华只

剩倒影涟漪在水面……第十一年，若不放弃，
就再磨一把剑。”《中国好歌曲》第二期节目
中，上海姑娘刘金一首《第十一年》，唱出了万
千“北漂”的心声。

和许多怀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刘金最
初来北京，只是因为“想去外面闯一闯”：“这
个事情说起来很奇妙，突然有一天觉得，我想
去外面看一看，然后这个念头就止不住了。”
(''(年 *月，刘金背起吉他和行囊，离开生活
了 +$年的上海，独自一人来到北京。
北京有无限机遇，但竞争也激烈无比，十

年后的刘金，并未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北漂”
生活的艰辛滋味，更是只有自己才清楚。

十年内，刘金搬了不下二十次家，如今管
庄租住的公寓里，依旧摆着各种未拆箱的包
裹，“就担心哪天房租涨了，又要搬，干脆不打
开了。”她还开了一家淘宝店，以备无人邀约
写歌时，变卖“家产”以支撑生活。“我卖过家
具、衣服、鞋子，新电脑换成了旧电脑，大 ,-.-

（键盘）换成小 ,-.-，最艰苦的时候，为了凑齐
$''元的房租，连酱油瓶都拿出去卖了。”为了
省下车票钱，她也只有春节时才会回上海和
家人团聚。

“北漂”第十一年，刘金终于等到了关注
原创音乐的《中国好歌曲》，这位热爱音乐的
姑娘将重新起航，向着自己的梦想再度出发。
至于未来，她希望能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发展，
“最好是能每周都坐高铁回去，多看看父母。”

袁成杰：我的视野会放眼全国
不同于刘金的“心血来潮”，袁成杰来北

京前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那时他已是沪上
知名主持人，更何况还有来自家人的不理解。
“但我入行是参加‘我型我秀’，心里一直

有个音乐梦。”每当迷茫或是低潮时，袁成杰
都会问自己，入行的初衷是什么，“每一次的
答案都是音乐。如果我老了，回想自己这一辈
子，没有大胆地去拼一下音乐梦，会不会自己
都觉得后悔。”

+''%年，袁成杰毅然放弃了主持人的工
作，来到了北京。签约星光国际未满两月，他
与戚薇便组成“男才女貌”组合，推出单曲《外
滩十八号》。这首歌不仅迅速占据各大音乐排
行榜，也让袁成杰在全国拥有了更高的知名
度。经过七年发展，如今的他已成为一名影、
视、歌多栖艺人，不仅出演了多部影视剧，去

年还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
风光的背后也有辛酸。回忆起初来北京

的生活，袁成杰百感交集：“那时兜里只有两
千块钱，租房子连押金都不够，经纪人当时又
不在北京，只好开口跟朋友借钱，真是人生第
一次，特别难为情。”

对于这座打拼几年的城市，袁成杰最大
的感触是：“毕竟是文化中心，视角不一样，如
果不来北京，可能很难成为全国知名的艺
人。”但他认为目光不应局限在某一座城市：
“我当初北上就是希望能打开更广的知名度，
现在无论是拍戏还是上节目，也基本是全国
各地跑。”袁成杰说，无论将来住在哪个城市，
自己的视野都会放眼全国。

沈蕙玮：在幕后，默默耕耘
比管庄更远的地方，有一处新建的大稿

国际艺术区，影视造型设计师沈蕙玮所属的
公司便坐落其中。记者去采访的时候，这位 +/

岁的上海姑娘正在宽敞的工作间里，为一部
即将开拍的古装剧搭人物造型。

沈蕙玮决定“北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服装和化妆设计专业的

她，一直以来的愿望便是做一名优秀的影视造
型设计师：“上海在时尚、广告造型方面处于顶
尖水平，但影视服化却不如北京的好。”毕业那
一年，在导师推荐下，沈蕙玮加入了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主造型师陈敏正创办的瀚正造型。

虽然来北京尚不到 0年，沈蕙玮在业内
已小有名气，她所参与、负责过造型设计的影
视剧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不乏《辛
亥革命》、《十月围城》、《甄嬛传》等大制作，
《武则天》里范冰冰那套惊艳了无数人的红色
戏服，上面更有她亲手绣的珠花。
有甜，必然也有苦。沈蕙玮在公司附近租

住的公寓，很多时候都处于空置中：“最开始
一两年要跟剧组，在片场一呆就是好几个月；
现在经常要去昌平的服装厂，住在附近盯着
他们打版做戏服。”但对这个乐观的姑娘来
说，生活上的苦并不值一提，一步一个脚印去
实现自己的梦想，才是她目前最专注的事。

不过沈蕙玮也有困惑：“很多戏都在横店
或上海拍摄，影视造型公司却大多在北京。上
海占据了地理优势，这一行业却不如北京发
展得好。”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如果发展
机会均等，她还是想回上海。

伊灵：快三十年，感觉还是漂着
如果按来北京的时间长短算，画家伊灵

可以算是资深的“北漂”上海人了。
&"*1年，++岁的伊灵放弃了国棉 1& 厂

的工作，离开上海，一个人骑着单车周游了大
半个中国。&"*%年走到北京时，他兴起了与几
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办民族风情山寨的念
头，虽想法最终并未实现，但伊灵自此便留在
了这个城市。

后来，伊灵与方力钧、丁方等画家一起迁
到福缘门村画画，形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的
中心，这就是后来在艺术界颇具影响力“圆明
园画家村”，伊灵被大家推选为第一任村长。

&""$年，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圆明园画
家村被迫解散，许多画家迁至宋庄，形成一个
新的聚集地。但伊灵来到宋庄，已经是 +''$

年了，“当时宋庄为吸引知名画家来这里，推
出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以极低的价格租给
我们地来盖画室。”在宋庄美术馆附近，伊灵
带着记者参观了他占地 $''多平方米的工作
室，“我一些画家朋友曾经就说，做梦都想有
一座这样的画室。”
如今艺术界提及伊灵，总习惯以“北京画

家”称之，但伊灵认为自己骨子里还是上海
人，“在北京快三十年了，感觉还是‘漂’着。如
果有机会我将来肯定会回上海定居，人总是
想着落叶归根嘛。”伊灵说，他最大的遗憾是
至今还未在上海办过画展，“真想有一天回去
办一场，把当年国棉厂的同事都请来，向他们
汇报一下我这三十年来在外面做的事情。”

“北漂”中的上海人
提及文艺界“北漂”，许多

人会想起北影厂外聚集的群众
演员，或是三里屯酒吧中驻唱
的地下乐队。

事实上，各种生存状态的
“北漂”都有。诗人、画家、音乐
人、演员……他们有的依然努
力打拼，期待梦想成真；有的心
中渐生挫败，开始计划逃离；有
的已功成名就，想起当初艰辛，
不胜唏嘘；有的则扎根多年，但
忆起家乡，依旧想落叶归根。

这其中，不乏为了自己的
梦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上
海人。他们就如同南来的候鸟，
无论在这里打拼多久，浦江之
畔始终是心中牵挂之地。

刘金 沈蕙玮

伊灵 袁成杰

! ! ! !本报记者 陶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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